
誰在流淚 

 

引言 

雙腳懸空，構不到地面。一席白袍，招不來晴天。 

 

晴天娃娃，晴天娃娃，但願明天是個好天氣。 

就像夢中看見的天空一樣，如果是好天氣，我就給你金鈴鐺。 

 

第一章 

要說一天之中天空，最美麗的時候，應該是黃昏吧，當太陽輕輕站上地平線，

亮黃鵝黃橙黃轉入藍紫色，幾朵雲高高掛著，被灑上可口的顏色。 

抬起頭，少女心裡想著。 

忘記在哪裡聽說過，當人看向海平面時，視野所及，消失的彼端，事實上，也

不過 4 公里左右。當然，以小孩子而言就更短了。 

原理與計算過程根本就不瞭解，也不重要。腦海裡閃過曾經的記憶，不管正確

與否，脫口說出一段好像飽含知識的話，就彷彿這是自己的功勞，享受沒什麼

意義的成就感。 

琥珀色眼珠子的少女，把玩著胸前的項鍊，是銀色的金屬鍊子，和她亞麻色的

長髮很搭，細細的鍊子在夕陽下，反射出溫暖的光芒。末端，也正是少女握著

的，是塊有鈴蘭花圖樣裝飾的銀色牌子，刻著「雨」的字樣。 

姑且當作名字來稱呼吧。 

 

雨盯著鞋尖，踢向腳邊的小石子，小石子滾落土坡，一頭栽進乾枯的河床，帶

起一陣煙塵。前面帶頭的是兩個村民，從他們交談的片段中，可以知道，今年

的收成並不好。 

也是一定的吧，小溪別說溪水，連個水窪都不見蹤影。 

前面的人停下來，轉過頭，對雨說道：「接下來，你知道該怎麼做吧。」 

沒有出聲，大人們便自動認定這是默認的意思。 

其實完全不記得了，也或許他們根本就沒講過。而雨只是盯著眼前的建築，她

知道，以前媽媽和姊姊也來過這個地方。 

進去這裡，虔誠祈求，神明便會達成村民的願望。至少來的路上，其中一個村

民好像是這麼提過的。 

柱子上的字寫著——「淚之遺跡」 

 

「咔噹」進來的鐵門，在身後鎖上。 

環顧四周，牆壁和地板是用灰白色的石材砌成的，在中央，一個石像靜靜地矗



立著，後方的牆上開了一個圓形的窗子，窗外的點點金粉軟軟的鋪在石像上，

給人溫暖的印象。 

「四處看看吧………」 

=================================================================

天空映照著神的心 

================================================================= 

第二章 

「……嗯……不小心睡著了……？」 

少女站在窗前哭泣。 

窗外一片黑影幢幢，毫無章法的揮舞著。纖細的手指，貼上冰冷的玻璃，裡面，

映出一雙水潤的天藍色。 

唏哩稀哩，外頭的雨仍然拍打著，冰冷感覺就是由此傳來。哎…好想看看藍天

啊。 

「真想看看晴朗的天空，是什麼顏色。……你是誰？」 

「我是雨，我在向神明祈求晴天，不然作物沒辦法收成，大人會生氣。你叫什

麼名字？」 

「照。」 

突然出現的少女，名為照，一頭金色的長髮，如瀑布一般，髮尾微微卷起，增

添了少女的可愛，天藍色的雙眸，如湧泉輝映著萬里晴空。淚水卻打濕在少女

眼眶。 

照拿起地上的麵包，即使在吃，眼淚依然停不住。 

「偷吃神明的食物，不怕遭天譴嗎。」雨好心提醒。 

「……不是給我的嗎？」 

「照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 

既然醒了，雨便在房子裡探索起來。地上掉著一個晴天娃娃。 

腳踩岩石爬上高處，發現窗戶上，沿著牆壁，掛著一整排晴天娃娃，似乎是窗

戶上方比較陰暗的緣故，晴天娃娃顯得黑黑髒髒，布料上還寫著字…… 

「雨季，雨生，雨月，雨欣……這些是名字嗎？……還有姊姊的名字…」亞麻

色短髮的髮尾，隨著雨的動作輕輕地飄晃，雨疑惑的盯著一個娃娃說著。 

「我記得她，在我眼前死掉的孩子。」照冒出一句。 

「我還不想死。」 

雨說的是實話，為了完成試煉，雨被要求只能吃很少的食物。 

照消失了。 

雨閉眼祈禱：「神啊，希望明天是個晴天。」 

 

 



 

第三章 

今天的雨依舊沒有停的意思。 

從鐵門外的村民那裡，拿到一塊麵包。 

室內比較明亮了，在石像與窗戶下，繡球花盛開著。 

繡球花的花語，是常存的友誼，也有無情的變心的意思。 

「原來是原本就是黑色的啊……。」 

雨再次翻找黑色的晴天娃娃，沒有找到媽媽的名字。 

到了晚上，照又出現了。 

窗外的雨下個不停，這種天氣，一旦變得冗長，就叫人難受，陰森濕冷的氣息

揮之不去，就像是出門，卻穿這不合腳的鞋子，雖說沒什麼實質損害，但很難

讓人有個好心情。 

雨討厭下雨天。 

照也討厭下雨天。覺得難過。 

所以照特別想看晴天，看看晴朗的天空的顏色。 

「我們做個約定吧，等放晴了，我們一起去玩吧，看看晴朗的天空。」為了幫

照打起精神，雨和照許下約定。 

「嗯……一起玩吧。」 

睡意爬上雨的身子，她輕輕闔上雙眼，墜入夢的意識裡………… 

================================================================= 

一個背影和雨很像的身影，走到窗前。 

沒有聽過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如果沒有人獻出生命，這片土地就會滅亡。」 

「像晴天娃娃，把生命獻給天空獻給神。」 

聲音消失，背影也吊在上面一動不動。 

=================================================================

「時間差不多了，儀式在今晚進行，我們只能繼續忍耐。直到神露出笑容。」

黃昏時刻，探望的村民講出一段奇怪的話。 

「笑容？」 

「你不知道嗎？這裡的傳說，只要神明高興，天空就會放晴，哭泣就會下雨，

發怒就會打雷。欸這糟天氣……叫人怎麼生活。到底要犧牲多少生命，照大人

才會高興啊。」 

「照……」聽見一個熟悉的名字，雨下意識重複了一次。 

這在村民的耳裡，似乎理解成了疑惑。 

「照大人，是這裡的神，是掌管天空的神，天空映照著神的心，只要讓神露出

笑容，雨就會停了。」 

村民的話還沒聽完，雨便這才反應過來，原來自己見到的，就是神。 



 

第四章 

「照，你是神嗎？」 

「……。」 

「照，你是神嗎？」 

「…………。」 

「照……」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雨死。」 

「照，你是神？」 

「……我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這樣子稱呼我。」 

不知為何，照對於自己的事，也不是很瞭解。 

=================================================================

天空映照著神的心 

這裡的神，是會為死去的人們悲傷，為死去的人們哭泣的神。 

=================================================================

只要我活下去，照就不會哭泣，天空就會放晴。 

原來，根本不需要，犧牲的儀式…… 

「我不會去死的。」 

「……真的嗎？」 

「我還想，跟照一起去看晴朗的天空，一起玩耍。我們約好的。」 

在這說不上寬闊的方形空間裡，外頭的雨下個不停，雨下定決心，要說服村裡

的人，那些人似乎沒搞清楚狀況。 

 

第五章 

「咔噹」門口傳來鐵門打開的聲音。 

「！」照嚇得躲起來。 

「到時間了，還在幹什麼啊。」村民的口氣，聽著就讓人不爽。 

雨和村民說明了狀況。 

「我們不用有任何犧牲，只要沒有人死掉，照就會露出笑容，天空就會放晴。」 

不論雨怎麼解釋，村民就是不聽。 

「不可能，祂可是被稱為無情歡笑的神，再說，神怎麼可能出現在你這樣的小

孩面前。我看你只是怕死，不想完成儀式。不進行儀式，這裡會全滅的，妳知

不知道啊。」 

「如果你不願意，我可要動手了。」 

村民步步緊逼，雙手鎖定在雨纖細的脖子，雨甚至開始想像，天鵝頸如何被迫

彎成絕望的弧度，瓷器般的雪白色，是如何隨著力道加重，肌膚漸漸陷沒……



漂亮的鎖骨，在窒息的過程，悲慘的顫動抽搐，留下冰冷的，心碎的，讓人瀕

死的精緻感。 

「轟隆！」閃電瞬間的撕裂漆黑的夜幕，伴隨著雷鳴轟響，在那一刻間，慘白

的銀芒穿透唯一的窗櫺。 

兩道雷電把村民嚇跑。 

照非常生氣。或許是因為照和雨看著像年齡相近的孩子，所以兩人關係很好。

以前曾經也有其他人反抗過，但照從來沒有幫忙。 

最後，雨平安的離開遺跡。 

===============================================================

「藍色的天空真好。」 

神露出笑容，久違的晴空，重回這片土地，究竟是天空宜人的青藍色，收藏在

少女的眼中，還是少女眼珠子的天藍色，投射在天空呢？ 

「…………。」 

「雨怎麼，不來找我玩。……是不是，已經沒有需要過來的理由了……。」 

晴朗的天空下，孤獨的笑容綻放著。 

——感謝神，今天是個大晴天—— 

=================================================================

晴天娃娃，晴天娃娃，但願明天是個好天氣。  

如果你聽我的願望，我就給你很多甜甜的酒。 

================================================================= 

第六章 

亞麻色的長髮擺動著…… 

環顧四周，正中間擺放一個石像，輕輕擦去石像上的泥土，在下方的基座，刻

著一段話：「請給我們水，請給我們雨，請給我們太陽，請給我們晴天。」 

雨歪了歪頭，「真是奇怪的訴求。」上面祈求的內容，自相矛盾。 

走到圓形的窗子前，右邊的牆，似乎比較靠近，從地板的地磚數量來看，大約

少了 30 公分左右吧。 

雨將手掌輕輕地按在牆上，「嗚呃啊啊！……軟軟的？」與預料中冰冷堅硬的手

感不同，而是奇怪的，蓬蓬軟軟的觸感，因此雨反應才這麼大。 

「感覺就像是把什麼東西包在裡面一樣。」 

雨拿起地上的石頭，往牆上砸去，那麼大一面牆壁，不堪一擊。 

露出原本消失的真正的牆壁。 

上面留下一幅畫和一段文字，充滿歲月的痕跡，儘管有些許掉漆和破損，也還

是看得出，這幅作品曾經是非常精緻的壁畫，畫面中央的少女，被描繪得活靈

活現，一頭金髮，半掩住少女的表情。 

「這片土地上，存在著掌管天氣的少女神，人們在為了乾旱痛苦，神卻始終保



持笑容，直到有一天，人們披上黑布，向神和天空獻上生命。 

神看到後，下起了雨。」 

以前村子裡，確實一直下著雨。 

所以村民們修築了這裡，向神祈求晴天。 

而天空放晴，但新的問題出現了，雨停了，不再下雨，什麼都不做，離開遺跡。 

乾旱一直持續，村子也會滅亡。 

白色的晴天娃娃，祈禱天晴。 

黑色的晴天娃娃，則是祈禱下雨的意思。 

所以村子現在，要做的是求雨的儀式。 

這次，雨知道了事情的全部。 

=================================================================

晴天娃娃，晴天娃娃，但願明天是個好天氣。 

如果不聽我的願望,我就剪掉你的頭。 

================================================================= 

第七章 

「呵呵，藍色的天空真好。這次，是誰來了？」 

 

——名字的傳承。人們渴望下雨。把願望寫在名字裡。—— 

 

「咔噹」雨推開鐵門。 

 

——像晴天娃娃一樣獻出生命。這是最早流傳下來的求雨儀式。—— 

 

再次回到這方形空間，正前方的窗戶，陽光恰穿過玻璃，室內的景色，披上暖

洋洋的氣息。 

 

——在遺跡待數天的理由。讓我和照在幾天裡成為好朋友。—— 

 

少女站在窗前，陽光渲染上她的長髮，好似金色的山脈、金色的海洋。 

 

——然後帶給她。更大的悲傷。—— 

 

少女聽見聲音回過頭，望向我，一抹真心的笑顏，直擊心靈。 

 

——為什麼叫淚之遺跡。天空映照著神的心。照會為死去的人們感到悲傷。這

裡是讓無情歡笑的神流淚的地方。—— 

 



真想，守護這份笑容。 

 

「雨，見到你真開心。」 

「照，現在我們村子裏不下雨，大家都快死了。」 

「啊……這樣啊。真不容易。」 

「……。」 

「我們一起開心的玩耍吧。」 

「照。」 

「怎麼了？」 

「我是來結束你的笑容的。」 

「哎？」 

「對不起。明明已經約好，要一起開心的玩耍。……但我是被選中的人。這次，

一定要讓求雨的儀式……。」 

「…………。」 

「掌管天氣的神，照大人。」 

「為什麼？」 

「請給予我們。」 

「住手。求你了。」 

「恩惠的淚水吧。」 

「說好一起玩呢。」 

——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在這個地方死去。—— 

視線開始渙散。 

「啊啊啊啊——！」 

照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那聲音不再像是少女，而像是某種古老、破碎的樂

器在哀鳴。 

我躺在她的懷裡，感受著她的眼淚一滴一滴掉在我的臉上。 

真可笑。 

親手殺死自己曾拯救過的人，扼殺她的希望，原來是這麼噁心的事。 

糟糕。好像不小心討厭起自己了呢…… 

 

第八章 

殺死雨的笑容。 

沒有人受傷的世界，換來的卻是壞結局。 

打造「沒有人受傷的世界」本就是一場鬧劇，是欺騙他人的笑話，傲慢而自私。

陌生人的死是遠方的微風，親友的死是心口的裂縫。 

若「壞結局」是看清真相的唯一代價，那麼殺死雨的笑容，或許是這片荒原上

最後的一抹慈悲。 



一位陌生人在眼前死去，會傷心多久？ 

換作一位認識的朋友，又會如何？ 

可憐可愛的少女，講述著一個個殘酷又美麗的故事。 

究竟這片土地上還存在著哪些殘忍的儀式？ 

照的身世隱藏著什麼秘密？ 

神明從何而來，是虔誠的祝福?還是悲傷的呢喃? 

 

故事從何而來——很久以前，束縛神的故事 

天寒地凍的日子裡，村子交頭接耳。 

少女在垂柳樹下醒來，睜開眼，映入眼簾，是一位面無表情的少女，少女的眼

睛很好看，一雙如餘燼般灼燙、卻又毫無溫度的橘紅色雙眸。那瞳孔深處映照

出的，是少女自己蒼白如紙的臉。 

風中傳來村民焦慮的呼喊與雜亂的腳步聲，像是隔著一層厚重的冰面，遙遠而

模糊。 

「絳霧大人又把儀式的孩子殺死啦。」 

飄渺的話語挾帶著寒風，將空氣凝固。眼前的少女始終沉默，像一尊精緻而殘

酷的冰雕。 

「啊哈哈哈哈。」 

眼前的少女轉過身去，放聲大笑。 

那串笑聲在寒風中碎裂，像是一地晶瑩卻扎手的冰屑。 

她停下笑，微微側過頭，如墨的長髮在雪地中更顯得刺眼。那雙瞳孔深處沒有

悲憫，沒有喜悅，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種近乎空洞的冷淡。 

已經壞掉了。 

是壞掉了。 

誰做的? 

(完) 


